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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年
的
吃
食
是
用
來
回
憶
的
。
前
幾
年
，
應
報
刊
之
約
，
曾
寫
過
一
篇
《
櫻
桃
肉

》
，
後
來
又
寫
了
《
拌
風
菜
》
。
說
是
寫
菜
，
不
如
說
是
寫
人
，
寫
母
親
。
對
父
母
的

回
憶
，
也
多
與
吃
食
有
關
，
這
是
一
個
人
的
最
初
的
記
憶
。

母
親
在
鄉
村
算
得
上
是
大
廚
，
我
六
七
歲
的
時
候
，
在
一
個
叫
作
余
莊
的
生
產
隊

生
活
，
隨
着
母
親
到
鄰
里
家
蹭
吃
，
是
我
的
主
要
任
務
，
鄉
下
話
叫
﹁扛
火
叉
﹂
。
因

我
母
親
經
常
到
村
裡
人
家
﹁上
鍋
﹂
（
做
菜
）
。
那
時
我
家
是
一
個
獨
院
子
。
莊
後
是

一
個
大
的
竹
園
，
竹
園
外
有
一
道
溝
渠
，
溝
渠
連
着
右
手
邊
的
一
口
大
塘
，
塘
裡
植
滿

了
紫
紅
的
菱
角
。
母
親
平
日
就
在
這
口
大
塘
裡
洗
、
涮
，
在
屋
橫
頭
的
廚
房
裡
燒
、
煮

。
正
洗
涮
時
，
有
人
來
請
：

﹁胡
大
姐
在
家
嗎
？
想
請
你
上
個
鍋
…
…
﹂

於
是
定
下
某
天
某
日
，
家
裡
有
甚
喜
事
。
我
在
屋
裡
聽
到
，
立
即
﹁噢
噢
﹂
地
叫

起
來
，
又
可
以
跟
着
母
親
﹁扛
火
叉
﹂
去
了
。

有
一
年
徐
有
餘
結
婚
。
徐
有
餘
是
村
裡
的
一
個
大
光
棍
，
二
十
八
九
歲
了
，
還
沒

有
娶
到
媳
婦
。
主
要
原
因
是
窮
。
有
一
年
，
終
於
有
個
放
鴨
的
女
子
來
到
我
們
莊
，
經

別
人
撮
合
，
竟
成
了
，
只
是
那
個
女
的
年
齡
更
大
些
。
母
親
義
務
去
幫
忙
，
這
樣
的
大

喜
事
，
理
應
出
力
的
。
那
天
吃
酒
的
人
真
多
，
都
隨
了
份
子
的
。
有

十
幾
桌
，
流
水
席
，
一
輪
四
桌
，
放
在
徐
有
餘
家
的
院
子
裡
。
院
子

裡
張
着
氣
燈
，
噗
噗
地
響
。
人
們
划
拳
行
令
，
小
孩
子
亂
跑
，
狗
也

亂
跑
。
大
人
們
一
邊
喝
斥
着
狗
，
一
邊
喝
斥
着
小
孩
。
我
玩
到
半
途

，
突
然
餓
了
起
來
，
便
偷
偷
地
溜
到
了
鍋
後
面
，
拽
着
母
親
的
衣
角

。
媽
媽
特
別
小
心
，
也
偷
偷
的
用
小
碗
盛
了
半
碗
飯
，
卻
在
碗
底
偷

偷
藏
了
兩
塊
大
肉
。
我
坐
在
鍋
塘
後
的
草
窩
裡
，
狼
吞
虎
嚥
，
一
會

兒
便
把
半
碗
飯
和
那
兩
塊
流
油
的
大
肉
給
吃
掉
。
那
是
剛
剛
殺
了
的

豬
，
肉
香
得
很
。
其
實
那
樣
的
紅
燒
肉
，
並
不
全
是
母
親
的
手
藝
多

麼
高
超
，
而
是
本
來
就
是
那
樣
，
怎
麼
燒
都
是

好
吃
的
啊
！

除
了
跟
着
母
親
外
面
找
吃
，
我
的
第
二
個

去
處
，
就
是
在
父
母
的
房
間
找
。
那
時
父
母
睡

西
頭
房
。
房
裡
很
簡
單
，
就
一
張
床
，
靠
南
邊

窗
邊
，
還
有
一
張
桌
子
。
再
就
是
幾
隻
箱
子
。

令
我
感
興
趣
的
，
是
靠
床
邊
的
一
個
床
頭
櫃
。

母
親
整
天
把
它
鎖
着
，
好
像
有
什
麼
秘
密
。
有
時
母
親
不
在
家
，
我

就
去
研
究
那
個
櫃
子
。
先
是
到
處
找
鑰
匙
，
竟
不
能
得
。
於
是
又
蹲

下
來
研
究
鎖
，
用
手
反
覆
去
搖
，
終
於
有
一
天
，
鉸
鏈
給
我
搖
鬆
了

，
我
輕
輕
一
拽
，
鉸
鏈
便
被
拽
開
。
拉
開
了
一
看
，
裡
面
是
幾
包
桂

圓
和
蜜
棗
，
還
有
就
是
父
母
的
結
婚
證
、
戶
口
簿
什
麼
的
。
結
婚
證

、
戶
口
本
我
不
感
興
起
。
我
感
興
趣
的
就
是
吃
，
於
是
我
便
從
桂
圓

的
塑
料
袋
上
找
缺
口
，
看
到
一
處
快
裂
的
地
方
，
就
用
手
輕
輕
去
撕

。
將
口
子
撕
大
，
再
擠
出
一
個
。
這
樣
擠
來
擠
去
，
口
子
越
擠
越
大

。
就
這
樣
我
偷
偷
摸
摸
，
偷
吃
了
不
少
的
桂
圓
和
蜜
棗
。

有
一
年
，
父
親
到
皖
南
出
了
一
趟
差
，
回
來
帶
回
一
個
蒲
包
。
我
不
知
道
是
什
麼

東
西
。
父
親
便
把
它
塞
到
床
底
下
去
了
。
父
母
上
班
去
，
我
就
把
它
拖
出
來
，
從
蒲
包

縫
裡
摳
出
一
個
。
見
是
一
種
圓
圓
的
醜
東
西
，
硬
得
很
，
表
面
疙
裡
疙
瘩
。
我
們
高
郵

湖
邊
水
鄉
的
孩
子
，
從
來
沒
見
過
這
種
滾
圓
的
硬
疙
瘩
。
我
揣
了
兩
個
，
帶
到
了
學
校

。
上
課
時
偷
偷
掏
給
同
學
看
，
同
學
搖
搖
頭
，
也
不
認
識
。
有
一
個
同
學
，
自
作
聰
明

，
竟
說
是
毛
栗
子
。
我
忍
不
住
好
奇
心
，
先
用
牙
去
咬
，
可
是
太
硬
了
，
根
本
咬
不
動

，
於
是
用
磚
頭
砸
。
砸
開
了
，
見
裡
面
曲
裡
拐
彎
有
些
果
仁
，
掰
開
一
塊
，
嘗
了
一
點

點
。
喝
！
還
挺
好
吃
。
從
此
便
經
常
砸
開
了
吃
。
直
至
吃
到
有
一
天
，
一
個
南
方
轉
來

的
同
學
，
才
告
訴
我
：
這
個
東
西
叫
核
桃
。
因
此
，
我
便
每
天
上
學
帶
兩
個
，
有
時
中

午
上
學
，
正
是
我
爸
午
睡
的
時
候
，
我
要
輕
輕
趴
下
來
，
慢
慢
爬
，
爬
到
床
肚
裡
，
去

摳
。
真
是
緊
張
極
了
！
直
到
吃
到
有
一
年
暑
假
。
我
爸
想
起
來
這
袋
核
桃
，
大
概
是
準

備
送
人
。
等
他
從
床
肚
裡
拖
出
來
。
蒲
包
倒
是
鼓
鼓
的
，
可
輕
飄
飄
的
。
父
親
一
下
就

跳
了
起
來
。
一
看
，
裡
面
竟
只
剩
幾
個
了
。
我
爸
看
了
我
一
眼
，
立
即
拿
個
棍
子
要
打

，
我
跑
得
好
遠
。
媽
媽
則
搖
搖
頭
，
又
好
氣
又
好
笑
。

童
年
的
記
憶
，
隨
着
歲
月
的
流
逝
，
都
已
慢
慢
遠
去
。
可
那
些
美
好
的
回
憶
，
都

留
在
了
我
的
心
裡
。
童
年
的
吃
食
啊
，
它
是
少
年
的
夢
，
是
少
年
熱
愛
生
活
的
最
初
那

麼
一
點
光
芒
。
我
後
來
的
寫
作
，
也
多
與
這
些
童
年
的
記
憶
有
關
。

我讀的第一
部 長 篇 小 說 是
《旅順口》。這
是一部蘇聯小說
，分上下兩集，
約八十萬字，作
者是亞歷山大．

斯捷泮諾夫（現通譯斯捷潘諾夫，一
八九二─一九六五），陳昌浩譯。
我是在一九五八年對其時被稱為 「四
害」之一的麻雀的追剿之聲中讀畢此
書的。斯時也，鄙人年方十歲，正就
讀於小學四年級，不消說，好多字是
邊讀書邊查字典才略識其義的。因追
剿麻雀，學校放假三天，我無事可做
，遂從先父的書架上抽出這部書讀起
來。先父其時正好休假在家，他一見
我讀此書，便開導說，這部書有點問
題，它把咱們中國人糟踐得厲害，男
人要麼是日本奸細，要麼是鴉片煙鬼
，女人要麼是妓女，要麼是騙子，明
明是俄日兩國在中國的領土打仗，遭
罪的是中國人，卻把俄國大兵說成是
正義之師！

儘管作者的大俄羅斯主義面目可
憎，但《旅順口》仍值得一讀。顢頇
笨拙的俄國太平洋艦隊，在海戰中殉
職於黃海、堪稱美髯公的艦隊司令馬
卡洛夫中將，旅順要塞炮兵司令伯勒
少將，伯勒那敢說敢愛的 「瘋」閨女

宛柳，還有官場失意、情場得意的茲芳納列夫準尉
，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先父早年曾到大連和
旅順採訪，還踏勘過小說濃墨渲染的電岩炮台，我
聽了他的描述，為之心焉嚮往，但至今仍說不清這
是出於對記者行萬里路的憧憬抑或研究歷史讀破萬
卷書的興趣。說來慚愧，以後讀老托爾斯泰的戰爭
小說，即如《塞瓦斯托波爾的故事》、《哥薩克》
一類的名著，吸引力仍遠不如《旅順口》。

我讀俄蘇所謂的 「戰爭全景小說」，每每感到
冗長累贅，從《戰爭與和平》，西蒙諾夫的三部曲
《生者與死者》，到恰科夫斯基五卷本的《圍困》
，莫不如此，只有《旅順口》是例外。原因是，它
沒有大段的心理和景物描寫，也沒有連篇累牘令人
望而生厭的議論，語言洗練，節奏明快，雖然談不
上深刻，但極為流暢。二○○六年，祖居的藏書被
鼠竊之徒洗劫一空，《旅順口》也被裹挾而去，不
到一年，我便重新從舊書網購得一套，還新添了俄
文版。

《旅順口》的中譯者陳昌浩，曾任紅四方面軍
政委，紅四方面軍西征幾乎全軍覆沒，他想必難辭
其咎。中國翻譯文學史上的兩位名人瞿秋白和陳昌
浩，大概都不能說允文允武，文人從政即使克盡厥
職，也不可能勝任愉快，以譯戰爭小說見長的翻譯
家與沙場上的運籌帷幄也完全是兩回事。歷史讓他
們難卸仔肩，遂鑄成人生的大悲劇。瞿秋白的《多
餘的話》其實並不多餘。陳昌浩旅蘇凡十餘年，其
間，他編纂了第一部俄華字典（五十年代中國學生
讀俄語用的就是這部小小的紙頭粗劣的工具書）。
他譯的兩部小說《日日夜夜》以及《旅順口》，譯
文忠實而流暢，可以作為俄譯中的範文來閱讀，甚
至在問世超過一個甲子以後，其文字仍不曾過時。
「文革」中，陳氏在馬克思列寧著作編譯局副局長

任上，仰藥身亡，迄今未見遺譯遺稿付梓，想來返
國後他或是無心於此，或是運動及身時盡付丙丁，
真令人無任感嘆。

《旅順口》曾獲得一九四九年斯大林文學一等
獎，這在當時要算極高的榮譽了。但是，榮譽和獎
金不曾令這位蘇聯作家更多產，他反而把大量時間
花到修訂舊著上，現在該書有四十年代末、六十年
代中及八十年代多種版本，初版本在俄羅斯的舊書
市場已賣到數百美元。儘管這樣，此書還不能說是
經典著作，故而作者修訂的心血是有點兒浪擲了。
斯捷潘諾夫後來又寫了一部《茲芳納列夫的一家》
，該書出版於九十年代，因早已脫售，又一直不曾
再版，我沒能讀到，不過不難想像，這是茲芳納列
夫回到俄羅斯與宛柳終成眷屬後，（準尉先生作為
戰俘在日本呆了一段時間，宛柳離別前向未婚夫再
三叮囑： 「你可別去追日本女孩呀！」將軍千金的
毫無機心可笑而復可愛。）一家子投身一九○五年
革命乃至十月革命的經歷。

其時蘇聯作家構思小說大都不脫這個窠臼，雖
則《一家》到最後未能完稿，但我想不會有些什麼
出入。

民國女子既有晚清傳
統的淑女貞靜，又有西風
吹拂下的時尚與摩登，而
其骨子裡特有的俠骨柔情
，則彰顯了民國女子的風
采。一九二三年，胡適在
杭州養病，與表妹發生了

戀情。回到北京家中，跟夫人江冬秀提出離婚。
江冬秀一手扯過一個兒子，菜刀架在自己脖子上
，聲淚俱下： 「你好！你好！你要那個狐狸精，
要同我離婚！好！好！我先殺兩個兒子，再自殺
！」誰想到，這位柔弱的不識字的小腳女子，在
那一刻徹底爆發，其剛烈不屈震住了大名鼎鼎的
胡博士，也徹底宣布第三者的出局！

曾見過一張照片，江冬秀着旗袍笑容可掬端
坐於前，胡博士父子三人圍站於後：那是這位
「小腳太太」自信的宣告她才是最後的勝利者！

相比江冬秀的剛烈，張幼儀則以另一種形式

，捍衛了民國女子的尊嚴！
一九二○年，張幼儀去歐洲與留學的丈夫徐

志摩團聚，思想傳統的張幼儀，無論在衣服，還
是裝扮上都顯得 「土氣」，而徐志摩則是一個頗
為摩登的情種。

一次，徐志摩不知為何邀請一位 「明小姐」
，去他家中吃飯，這位明小姐頭髮剪得短短的，
塗着暗紅色的口紅，穿着一套毛料海軍裙裝，可
她偏偏有一雙擠在兩隻中國繡花鞋裡的小腳，這
讓張幼儀很震驚。事後徐問張對明小姐有什麼意
見，張答道：小腳與西服不搭調。正是這 「不搭
調」三個字，宣告了張徐婚姻的結束！

張幼儀沒有揮舞 「菜刀」大哭大鬧，而是奮
發圖強，在銀行裡做到副總裁的位置，又開服裝
公司，出任總經理，涉足領導潮流的時尚業。當
年 「不搭調」三個字，傷透了她的心，而她做的
這一切，顯示出了張幼儀的倔強：說我土，我偏
要引領時尚潮流！這是一種民國女子：靠自立自

強，就會綻放屬於自己的精彩！
一九四○年冬，西南邊陲的李莊上壩村。一

個孩子與母親有過這樣的對話： 「媽媽，如果日
本人打到這裡，我們怎麼辦？」

「中國讀書人不是還有一條老路麼？」母親
神色平靜而淡然， 「咱們家門口不就是揚子江麼
？」孩子愣住了，他仰頭看着母親。那個瞬間，
他突然覺得這彷彿已經不再是他所熟悉的那個慈
母了，她眼裡有堅定的神采，好像變成了另外一
個人。許多年後，長大後的他才明白，那種堅定
便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氣節。

這個孩子叫梁從誡，母親是林徽因。
這又是一種類型的民國女子：國難當頭，甘

願以身殉國，那股凜然正氣，令人肅然起敬！
不管是為愛情而戰的江冬秀，獨立自強的張

幼儀，還是捍衛民族氣節的林徽因，都用自己的
方式捍衛了民國女子的尊嚴：獨立自主、自強不
息！

「當你發現身邊最信任的
人，為你虛構了另一個版本的
人生……」 這是英國作家 S.J.
華森《別相信任何人》的書引
。此書通過講述失憶症，以字
裡行間的懸疑氛圍及遠近堆疊
的奇特架構，鋪排了一部驚悚

小說，讀至卷尾，方明白書中的因果關係是怎樣的？
《別相信任何人》已售出三十七國版權，正在籌拍電
影。故事的女主角是失憶女子克莉絲汀，每日早晨醒
來，她總是見到一個陌生男子睡在身旁，他自稱是她
結婚二十多年的丈夫班恩。班恩對她溫柔體貼，對於
克莉絲汀為何會對自己的過去一無所知？班恩解釋是
她二十年前遭遇了嚴重車禍，大腦因此受損，而可以
記錄他們夫妻生活的家居雜物，包括照片等，都因一
場大火燒掉了。

克莉絲汀後來在一位陌生醫師的幫助下，瞞着丈
夫偷偷寫日記，將當天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在睡覺前記
錄下來，然後藏好日記本。到了第二天，醫師會悄悄
致電她，到什麼地方取出日記本，看看頭一天寫了些
什麼？用這種方法，克莉絲汀漸漸有了一點連貫的記
憶，並經過科技方法及場景實物的刺激，大腦斷斷續
續出現電閃雷擊般的零星回憶。

克莉絲汀原是一個才德兼備的女子，已出版了一
部小說，正在撰寫第二部。丈夫班恩很愛她，在她生
下兒子不久，克莉絲汀卻因另一位男子麥可的刻意追

求發生了婚外情，二人在熾熱的愛火中燃燒，時常在
外地的一個旅館約會。克莉絲汀後因丈夫的發現打算
離開麥可時，麥可獸性大發，在旅館中強暴她，甚至
將她的頭按入浴缸的水中，致使克莉絲汀幾乎喪生。
克莉絲汀失憶後，丈夫為了兒子的身心健康，與她離
了婚，並搬離了他們所住的城市，但麥可卻冒充班恩
之名，將克莉絲汀從 「安養中心」接出來，以夫妻之
名開始了新生活。

克莉絲汀發現這個 「班恩」其實是麥可後，日日
生活在恐懼之中，對 「班恩」不再信任，處處提防；
但誰可以信任？醫師？他似乎是因為研究她的離奇個
案有助他的論文而幫助她？最親近的女友？在她生死
未卜之際竟與她的丈夫上床！這個背叛者的話真實可
信嗎？丈夫班恩、兒子亞當，他們究竟在哪裡？

麥可終於發現了克莉絲汀的日記，知道自己的真
實身份已暴露，二人又一次發生衝突，麥可在銷毀克
莉絲汀的日記時引發火災身亡，克莉絲汀終於回到真
正的丈夫身邊。但是，從醫學角度來看，她的記憶很
難完全恢復，第二天醒來，她可能又不知道自己身在
何處？身邊的男人是誰？

此書有不少矛盾之處，譬如，克莉絲汀睡一覺便
什麼也不記得，但她的生活技能並不差，洗衣做飯等
什麼也會做，語言，尤其是文字，一點兒也沒忘，寫
的日記文法通暢；同時，克莉絲汀對丈夫是抱以信任
態度的，最後也相信了女友與醫師，並非如書名所示
「別相信任何人」。不過，本書揭示了一個事實，即

人與人之間確實存在一個 「信誰不信誰」的問題，此
刻不可信的人或許才是值得信任的，而此刻信任的人
卻可能是最不值得信的。

人是有個性有情緒有思維的動物，很會見景生情
見財起意見異思遷……曾經的一個相識者，他在貧困
時娶了一個妻子，妻子不美又肥胖，生了兩個孩子後
，更是 「泰山」一座。他後來開了公司，做了老闆，
愛上了另一個女子。白天，他們廝守在一起，工作、
吃飯、應酬，晚上，則回家去陪伴老婆孩子。朋友們
曾問他到底愛誰？ 「那還用說嗎？」 「不愛何不離婚
算了？」 「當然不能！我在街邊擺攤時，一個工厰妹
不嫌棄看上我，我今日小小發達就不要她，怎對得起
天地良心？」如此八年過去了，女友青春將逝，他愛
之深疼之切，迅速為她物色了一個老實人，把她嫁了
，並拿出一筆資金，為他們搞了一盤小生意，夫婦非
常感激他，朋友圈子裡無人不讚他有情有義，有始有
終；他太太則更是信任他，自己這樣見不得人，他一
表人才仍依戀着家庭，上天對我太好了！其實，她的
丈夫很快有了另一個小情人。

本港知名食府鏞記酒家，大哥甘健成和二弟甘琨
禮因清盤案鬧上法庭，甘健成在法庭上慨嘆： 「最大
遺憾是我曾經最信任的人，竟變成最不可信。」可見
，人類世界確實存在這個問題，信誰不信誰，往往關
乎自己的主觀意識，彼時，你信他，他便是一個有誠
信的人，儘管他曾離棄你傷害你；此時，你不再信他
，翻查那些事實作依據，他便是一個不值得信任的人
。人啊！就是如此變化多端矛盾重重。

回到《別相信任何人》，麥可雖然令克莉絲汀成
了一個廢人，但他愛她愛到發瘋，不厭其煩地照顧了
她那麼多年，願意與她同生共死，如果克莉絲汀不是
恢復了一點記憶，她一定還是信任着他，過着安寧的
日子，直至終老。這更是一個矛盾之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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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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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相信任何人？ 慕 秋

民
國
女
子

孟
祥
海

魯迅趣事 汪金友

趁着一個出
差的機會，我和
男友踏上了前往
慕尼黑的航班。
車子駛入德國境
內時，沿着高速
路走了很久才看

到一個服務區，驚喜的是這裡有中國的
炒飯。服務員是個德國小個子姑娘，穿
着牧羊式的花邊圍裙，顯得十分俏皮，
男友用生硬的德語問她： 「哪種啤酒最
好？」女孩驕傲的回答： 「都很好！慕
尼黑的啤酒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在男友跟女孩搭訕的功夫，我溜出
來觀光。小鎮相當幽靜，院落一座連着
一座，半磚半木的閣樓，花園連着花園
，小徑的盡頭是人家的庭院，因為都是
私家路，常常走着走着就沒路了，於是
只得返回來尋找另一條路。正午的陽光
猛烈，路上一個人都沒有，空氣裡瀰漫
着杏花的香味，安靜的像一個色彩明烈
的夢境。難得看到一戶人家的後花園裡
有人在用餐，但也只是安靜的圍着餐桌
坐着，極少交談，完全聽不到他們的聲
音，看起來更像是一部彩色無聲電影。
看到我經過，他們也只是抬起頭靜靜的
看着我，隔着柵欄我揮揮手打個招呼，
他們中間有人點頭微笑，還有個女人揮
手回應了我，但也都很靜很靜，像在夢
中。

我漫無目的地走着，間或看到小路
上有孩童在練習滑板，也極少笑聲。杏
花的香氣越來越濃，小路又一次走到了
盡頭。我來到一家籬笆院落前，看到那

家別墅院門緊閉，院子裡鞦韆靜靜的垂着，風車獨自飛
轉，圓形的石桌上放着一隻花瓶，旁邊有把剪刀。似乎
女主人本來打算剪支杏花插在花瓶的，卻又因為什麼事
而匆匆出門。

正在出神，男友提着一盒炒飯找到了我，問： 「想
什麼呢？喊你幾聲都沒聽見。」我指着那空蕩蕩的鞦韆
說： 「還記得嗎？我們以前說過，將來也要有一套這樣
的房子，院子裡也要有一個鞦韆。」

男友的聲音也溫柔起來： 「記得，你還說過，院子
裡要種四季花，讓家裡的花瓶永遠不空。」到達慕尼黑
名勝之地瑪麗恩廣場時，已是下午四點多鐘。這裡是慕
尼黑古城區的中心，標誌性建築是十九世紀末建造的新
市政廳，屬於典範的哥特式建築，呈一種煙熏火燎的棕
黑色，高高的尖頂直插入雲，美得近乎淒厲。

慕尼黑啤酒節的由來是因為婚禮。一八一○年十月
，巴伐利亞王子路德維希和特雷瑟公主完婚，官方的慶
祝活動進行了五天。

人們聚集到草坪上歡歌載舞，從此便留下了慕尼黑
啤酒節的傳統。也就是因為這樣，我與男友才想要在慕
尼黑舉行婚禮，覺得在這裡結婚可以得到上天加倍的祝
福。五點鐘，鐘聲響了，廣場上的人不約而同鼓起掌來
。鐘樓上壁龕的門上下兩層同時開啟，有木偶載歌載舞
的走出來，隨着音樂有節奏的舞動着，再現了當年王子
和公主舉行婚禮的盛典。整個儀式持續了大約十分鐘。
而我們彷彿隨着它們，真的已經走完了一場婚禮。是自
己的婚禮。男友悄悄伸過手來，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想，他和我想的一樣，不久後，我們的婚禮也會在這
裡得到上天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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